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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周口 薪火相传
———周口日报《红色记忆》红色故事精粹（二）

□记者 王锦春 李伟 吕冰汝 姬慧洋 张志新

母亲最后的眼神

高尔基说过，世界上一切光荣和
骄傲，都来自母亲。 女性本来是一个
弱势群体 ，但是做了母亲之后 ，就会
变成一个铠甲 ， 甚至是在危险的时
候，拼尽生命保护孩子。 那么革命的
母爱呢？

太康县有一位“刘胡兰式”的女英
雄王桂芝。

1924 年，17 岁的王桂芝嫁到太康
县马厂镇大任庄。抗日战争中，她的丈
夫被日军折磨而死。从此，家庭重担全
落在王桂芝一人身上， 她独自带着 3
个年幼的孩子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党的教育下， 王桂芝积极参加
了当地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 走上
了革命道路。

1945 年 10 月， 国民党对豫东解
放区进行“围剿”。我党主力转移后，国
民党到处设据点，恢复保甲制度，捕杀
共产党员及农会会长， 残害革命干部
及军属，白色恐怖笼罩全县。

在这种极其危险的情况下， 王桂
芝不顾个人安危， 毅然担任了我党的
地下联络员， 并于 1945 年 11 月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她多次冒着风险为党
传递情报，掩护革命同志，出色地完成
了任务。

母亲的味道

王桂芝的女儿、83 岁高龄的任桂
莲讲述了她和母亲一起送情报的经

历。 那年，任桂莲只有八九岁的样子，
在她的记忆里，母亲的衣服满是补丁，
胳膊上挎着一个篮子。 当她们母女经
过一个路口时，看到一群当兵的人，拿
着枪，站在路边设卡盘查过往群众。明
晃晃的刺刀下， 一批又一批群众被搜
身、盘问，眼看就挨着她们母女了……
情急之下， 王桂芝迅速把情报从篮子
里拿出来， 悄悄放在年少的任桂莲身
上，并叮嘱她从一边跑着绕过关卡，然
后在前面的一棵大树下等着自己。

听了母亲的叮嘱， 任桂莲安全地
跑过路口，并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她
们母女成功在大树下汇合， 将情报传
递了出去。

说起母亲九死一生外出传递情报

的事，任桂莲几度哽咽。 她说：“当时，我
只有八九岁， 母亲每次外出送情报，都
要很长时间才能回家， 长时间见不到
娘，我就拿娘穿过的小夹袄，放在鼻子
边闻娘的味道，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感
觉到娘的温暖，心里时刻盼望着娘赶快
回到自己身边……”

母亲最后的眼神

1947 年 1 月，土地改革在太康县
9 个区逐步展开。

王桂芝积极参与了土改斗争，在
村民心目中的威信越来越高， 谁家有
个困难事，她都带领群众去帮忙，时间
长了，群众都称她“王老太”。

任桂莲回忆， 当时敌我斗争形势
非常严峻， 敌人指名道姓要王桂芝的
人头。有人担心劝她躲一躲，可她却坚
定地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些
反动的东西， 你越是怕他， 他越欺负
你，咱们只有团结起来和他们斗，才能
得到胜利。 ”

1947 年 9 月 12 日，这天早晨，王
桂芝等人到孙桥集上向群众宣传党的

土地改革政策。敌人得知后，立即赶赴
孙桥，并对其实施包围。

“砰砰砰……”一阵密集的枪声，
打破了集市的喧闹， 王桂芝被敌人团
团围住，不幸被捕。 之后，敌人将王桂
芝和其他被俘人员一起押送到邻近的

柘城县。
至今，头发已经斑白的任桂莲仍

然清晰记得母亲被俘当天的场景。 那
天 ，王桂芝早早起床后 ，就低头趴在
任桂莲枕边， 叮嘱她早晨起床后，别
忘到厨房里热点馍吃。 然后说：“我去
孙桥赶集去了， 如果我回来晚了，你
和二哥就在村子里玩 ， 别到外面乱
跑。 ”

任桂莲和二哥任传山一直等着母

亲回来， 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母亲
回家。眼看就要中午了，任桂莲再也等
不及了，她就一路小跑来到村外，要到
孙桥的集市上寻找母亲。

就在任桂莲去孙桥的路上， 远远
看到一群敌人拿着枪走来， 警觉的任
桂莲赶紧躲在路边。 她竟然发现母亲
被五花大绑押着走在中间。 这让任桂
莲心头猛地一震。此刻，她不敢出声喊
妈妈，只能在心底默默流泪。被绑着的
王桂芝也看到了在路边默默站着的女

儿，她双眼眯着，留下一道缝隙，默默
地注视路边的女儿。 这眼神里既饱含
着母亲对女儿的愧疚， 也饱含着母亲
想保护女儿却无能为力的自责。此刻，
这也许是她作为一名母亲， 唯一一种
保护女儿的方式了。早晨，母亲在耳边
的那句叮咛， 竟然成了任桂莲与母亲
的最后一次对话。

1947 年 9 月 16 日， 敌人把王桂
芝带到柘城县南关， 强迫她站在桌子
上 “坦白罪恶 ”，她昂首挺胸 ，大义凛
然。 她说：“乡亲们，我没有罪，我是为
咱穷人闹翻身的， 他们是我们穷苦人
不共戴天的敌人! ” 敌人怕她再讲下
去，把她拉下桌子，押到柘城西关外邵
园，先是割掉乳房，然后又刀卸八块。
她壮烈牺牲，时年 40 岁。

母亲托来的梦

王桂芝牺牲后， 大儿子任传贤先
后四次去寻找母亲遗体，均没有找到。

1965 年 ，经过多方打听 ，二儿子
来到柘城县当年母亲牺牲的地方缅怀

母亲，悲痛之余，他捧起地上的一■黄
土贴在脸颊，眼里泪水涟涟。 距离母

亲牺牲已经过去了太久， 找不到母亲
的任何遗物， 只得把这■黄土带回了
太康县马厂镇任庄村， 埋在了任庄村
的田野里，以此缅怀母亲。

“现在，我经常梦见母亲送情报的
那一幕，母亲总是对我说，快把面汤喝
了， 这样送情报跑得快， 敌人抓不住
你。”任桂莲说，这可能是冥冥之中，母
亲对我的关心。

谈起母亲，任桂莲说，我们兄妹三
个，从小没有父亲，眼睁睁地看着母亲
离我们而去，小的时候我们不理解，甚
至抱怨母亲，撇下三个孤儿。 长大了，
我们兄妹才理解，母亲是党的人，她爱
自己的亲生骨肉，但是，为了让更多的
人得到幸福，她情愿牺牲自己。

是母亲更是英雄

母亲！ 就是那个宁可自己挨饿受
冻也要让孩子吃饱穿暖的人。但是，有
的母亲把奶水喂给了别人的孩子、只
给自家刚出生的孩子吃糊糊汤； 有的
母亲来不及和嗷嗷待哺的孩子说一声

再见，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有的母
亲甚至与腹中的孩子一起倒在敌人的

枪口下……
她们是母亲，更是英雄。
英雄母亲，怀揣“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情怀，在危难时刻“以身许国，
精忠报国”。 她们的英雄气概代代传
承。

赵海静就是这样一位英雄母亲。
身怀六甲慷慨赴死

15 岁，她走上革命道路 ，抗日军
政教导大队宣传队的金嗓子， 犹如一
支纯洁的白莲。

18 岁，她担任湖北省安应县一个
区的区委书记，减租减息、征兵扩军，
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1946 年赵海静化名赵雪洁，来到
商水邓城，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1947 年 12 月， 中共郾商西县人
民政府成立， 赵海静出色的工作能力
受到组织肯定， 担任中共郾商西县妇
联主任。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发动群众
开展减租减息和打土豪、 分田地的斗
争。

这时，赵海静已经有了十年的革
命经历 。 搞土改 、斗地主 ，她的经验
丰富 ， 机智大胆 。 当地老百姓都说
“这个女队长不简单 ”。 这一带农民
的土改热情如即将爆发的火山 ，势
不可挡。

1948年 4月 23日，一个很平常的
日子。 赵海静和其他土改工作队员早
早地来到陈泮台村，召开土改大会。会
场就设在村里一片空旷地上， 赵海静
站在小方桌上，腰里别着小手枪，大声
宣讲党的土地政策。群众或蹲或站，黑
压压地围成一片，情绪很高。

会议正至高潮， 在村外放哨的侦
察员跑来报告， 当地地主武装勾结国
民党残余势力的返乡团正朝会场方向

扑来，口口声声要捉拿赵海静。赵海静
察觉到事态的严重， 让一部分队员先
掩护疏散群众，随后她同战友李德龙、
刘福全一起向沙河岸边撤退，

此时赵海静已怀有身孕。 后撤一
阵后， 她愈感行动不便， 难以快速前
行。情急之下，李德龙和刘福全轮番背
着赵海静撤退。

敌人发现了赵海静等人， 发了疯
似的追上来，越来越近。赵海静三人很
快就要被敌人包围起来。她环视一周，
发现只有渡过北面的沙河才能突围。

危急时刻，赵海静命令李德龙、刘
福全立即向河边撤退，不要管她。李德
龙、刘福全哪能舍得战友？坚决要背着
赵海静一起突围。

敌人就要追到跟前 ， 赵海静顾
不得多想 ，用枪指着李德龙 、刘福全
说：“再这样下去 ，咱们谁也走不了 ，
我喊一二三 ，你们立即朝沙河突围 。
我把党员花名册和重要文件交给你

们 ，你们冲出去后把它交给党组织 ，

就说我赵海静决不向敌人屈服 ，永
不叛党！ ”

李德龙、刘福全还是不肯走。她以
命令的口气让他们快走， 甚至以自杀
相威胁， 李德龙和刘福全才不得不朝
沙河跑去。

为掩护他们突围， 赵海静开枪吸
引敌人火力，最终子弹打完，被敌人抓
住。

就在这一刻，李德龙、刘福全成功
突围，远远回望赵海静被捕的场面，心
如刀割。

赵海静早就被敌人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被捕后，敌人对她严刑拷打，
她毫不畏惧、 坚贞不屈， 对敌高声斥
责，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

敌人把赵海静拖到 5 里外的杨河
村北门，乱枪射杀。

年仅 25 岁的赵海静牺牲了，连同
她还未出生的孩子。

赵海静牺牲后， 邓城周庄村老村
主任带领几名地下党员， 趁夜晚的时
候，找到了她的遗体，冒着危险连夜埋
葬在周庄村西头田地里。

曾有一位女英雄，身怀六甲。在刑
场上的最后时刻，她对敌人说，子弹不
要打我的腹部，我的孩子没有罪。

赵海静牺牲前，心里怎样想的，我
们不知道，但是她带着未出生的孩子，
慷慨赴死，如同一座丰碑，永远耸立在
人们心中。

一封封平安信之谜

赵海静在商水邓城光荣牺牲了。
远在确山的家人并不知情。

邻村参加革命的一个一个回来探

亲了，母亲总是跑着打听海静的情况。
因为他们经常收到海静的来信， 或长
或短，向长辈问好，说自己工作忙，大
人小孩平安, 等革命胜利了就回家探
望等等。

一家人都提着心劲， 等着这个团
圆的日子。他们相信赵家这个 15 岁就
出去干革命的女孩，一定会有出息，很
快就要回来探亲。

1953 年的一天，县乡民政部门派
人来到家里。看到政府来人了，一家人
高高兴兴迎接。 大家落座， 一张盖有
鲜红大印的烈士证书放到面前： 赵海
静 1948 年已经牺牲 。 一家人惊呆

了， 多年来提着的心劲儿一下子摔到
地上，全碎了。

谁能相信这是真的？ 海静不是经
常来信吗？母亲拿着一沓海静的来信，
喃喃自语：这不可能，你们搞错了，静
儿还活着……

很快这个谜底揭开了 。 赵海静
有一个姑姑 ， 长期在外从事革命工
作，很喜爱侄女赵海静。 当她得知海
静牺牲的消息后，十分悲伤。 作为一
个革命者 ， 她懂得革命就会有牺牲
的道理 ， 更担心海静的牺牲会给家
人带来更多的悲痛 。 于是想到替海
静写家信报平安的办法。 就这样，姑
姑一直以海静的口吻往家里写信 ，
寄了 5 年的假信 ，报了 5 年的平安 ，
也瞒了家里整整 5 年。直到 1953 年，
政府送来烈士证 ， 家人才知道赵海
静已经牺牲。 ③5


